
我家住在白洋淀东岸。白洋淀特产很多，咸鸭蛋
是其中久负盛名的一种。

在我们老家，鸭蛋有一个很雅气的名字——青
果。咸鸭蛋自然也不叫咸鸭蛋，而叫腌青果。这名字
的确比咸鸭蛋雅气了不知多少倍。

早些时候，我们那一带养的鸭子大都是小麻鸭，这
种鸭子个头不大，母鸭全身花纹和颜色类似芦花鸡或
麻雀，下得蛋比鸡蛋略大，豆绿色，颇似瓷器里的豆青
釉，迎着阳光一照，豆青色更透亮，这青果的名字的确
名副其实，腌制的鸭蛋也自然而然美其名曰腌青果
了。公麻鸭则个头较大，头部和颈部的上半部为深孔
雀绿色，阳光下油光可鉴，在一群母鸭中几只公鸭格外
耀眼，颇有几分“帅哥”“美男”的气派。

小时候，腌青果都是家里自己腌的，秋天麦熟、过
年过节才捞出来，补充营养，改善伙食。那时青果是家
里的高级食品，是人们补充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也
可用来换取别的东西或卖钱补贴家用，属于紧缺“物
资”。吃饭时，解馋的腌青果并不管够，一般都是按照

家庭成员的数量蒸煮，然后一人一两个来分配。
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剥

皮。皮剥到一半的时候，腌青果里面的整体状态已呈
现出来。凝固后的蛋清雪白如玉，有一种胶质感，蛋清
薄的地方，隐约可见蛋黄因加热凝固而析出的油脂，撑
得一层薄皮鼓鼓的，手一动里面的油微微荡漾，自己嘴
里的口水也随之荡漾，不由自主地一口一口咽下去。

用筷子轻轻一夹，橙黄油亮的液体瞬间流出，像
一条被晚霞映红的小溪，自己两腮一酸，大劲儿咽两
口唾液，赶紧用嘴吸溜，腌青果的油脂立马溢满口腔，
温热可人，油而不腻，清香至心脾，实在解馋，过瘾。
吮完蛋油再吃蛋黄，一个橘黄色的圆球，满是细小的颗
粒感，放在嘴里，沙糯适口，咸淡适中。如果用刚出锅
的大饼裹起来吃，那简直就是羡煞神仙的人间美味。
蛋清是最咸的部分，一般只能用它下饭，单吃是有些齁
人的。

现在，家乡的小麻鸭已经很少见了，记忆里的那种
腌青果自然更难得一见了。

家乡的腌青果
□周永战

擦冰，是小时候冬天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的一种
游戏，说起来已是40多年前的情形了。估计现在的
年轻人不仅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甚至连擦冰是什
么意思都不明白了吧？

“擦冰”是小时候我们家乡的说法。冰在游戏中
特指地面上结的冰，擦是滑的意思，即挨着冰面快速
地滑动，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滑冰，而与滑冰所不同的
是，擦冰只用双脚，而不需借助其他工具，只要有冰
便随处可擦。

要想擦冰，首先要找一块有冰的场地。我们曾经
在家里造过自己的擦冰场。很简单，就是在房阴处泼
上水，等水结冰了就成了擦冰场。不过，由于水泼在
地上与地面持平，再加上渗透，只能结出一层薄薄的
冰，擦起来很不顺滑。于是，我们便不断地泼，坚持几
天冰层才会厚一些，擦起来也才顺畅、平稳。冰层冻
好了，我们就可以玩擦冰了，先确定自己想擦多远，
再后退一定的距离，然后助跑，快到冰面时轻轻跃
起，两脚接触冰面时，身子便“嚓”地一下“飞”过去
了。如果用力太猛，会一直擦到冰面尽头，要注意起
脚跑上地面，不然脚被地面阻挡，身体会因为惯性而
栽倒。如果速度不够，就会慢悠悠地向前滑行，最终
停留在冰面上。此时，抬脚走出冰面时要格外小心。
否则 ，一不注意就会滑一个大跟头。

擦冰只有老式布鞋才好，现在的胶底鞋摩擦力
大，特别是带跟的皮鞋，更是不适合擦冰。不过，擦冰
是非常磨鞋的，时间不久，鞋底的一侧就会磨薄，走
起路来脚会有些外撇。妈妈可不允许我们这么糟蹋

她辛辛苦苦为我们做的棉鞋，于是，家中的擦冰场地就
被禁用了。可是，这些是难不倒我们的，我们就到处寻找
其他可以擦冰的地方去玩。上学的路上，哪家门口泼的
水结冰了，我们去擦；大街上的雪被踩实了，我们也会去
擦；房阴处生活废水与积雪冻结而成的大片冰域，更是
我们最喜欢的擦冰场。

我们最开心的还是大雪过后在校园里擦冰。
大雪后，老师只是让我们把校园靠近教室的一多半

地面清扫干净，而南边的雪却不用扫，那里便成了我们
玩雪的游乐场。我们尽情在雪地上追逐嬉戏、打雪仗，雪
渐渐地被大家踩平、踩实。于是，我们便开始玩擦冰的游
戏。大家排好队，助跑、腾身、落下，“嚓——”地一下便滑
出很远。大家你追我赶，看谁擦得远，很快便会擦出一条
长长的冰雪道来。

我们最常用的擦冰场地在邻居家。邻居家进门向里
走20多米的左侧有一口井，周围人家都来这里挑水，而
打上水来总是习惯性将水筲放在路中央。这时，筲外面
沾的水就会淌到地面上。如果放的力道大了一些，筲里
的水也会漾出来洒在路面上，时间长了便渐渐冻出了一
条冰带，窄窄的、长长的、厚厚的，是非常好的擦冰场。我
们进门后，小跑几步，便可以跃起擦冰了。如果是老手，
助跑快一些，一下子就可以擦到冰的尽头。如果是新手，
由于技术不熟，心里紧张，助跑时不敢给力，到了冰面后
就会左摇右摆，险象环生。

在擦冰时，一定要侧身，双腿一前一后，双手自然摆
动，以维持平衡。否则，会很危险。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
小伙伴正在擦冰玩，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子从门前走过。
见我们玩得正高兴，他也来了兴致，大喊一声：“你们躲
一下，看我的！”一边说，一边小跑过来，在跳上冰面的一
瞬间，双脚并在了一起面向我们擦了过来。结果“砰”地
一声，人重重地摔在了冰面之上，头部着地，那疼痛和危
险是可想而知的。他爬起来，摸着头灰溜溜地走了。

有时，我们也会到村里的大坑里去玩擦冰。那是村
子里泄水的地方，到了冬季也就只有很浅的水，等水面
结了厚厚的冰后，我们便去上面玩。由于四周全是冰，跑
起来要小心翼翼的，擦起来自由无阻，绝没有在地面上
擦冰时的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不过，我们还是喜欢玩
滑冰。一个人蹲着，一边一个人牵着他的手向前跑，可以
感受在冰面快速穿行的畅快，有时后面还会有一个人
推，那欢乐的气氛就更浓了。也有爱玩的，拿一个小凳子
或者小椅子来，甚至有的只是拿一块木板或一张硬纸板
坐在上面，有人在后面推或者拴根绳子在前面拉，大家
轮换着玩，非常尽兴。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擦过冰，即便有
滑冰场，也再无法滑出儿时的欢乐了。

儿时擦冰欢乐多
□李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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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片由AIAI生成生成））

大土坑是过去我们村人工挖出来的，
长百来米，宽约30米，深约25米。

村子台底在狼牙山西北脚下，始建于
明朝，原名东台底下。所谓东台，便是一个
土台子。这里地势较高，平坦阔大，土地肥
厚，像是我们村的一个小高原。但因无水引
上来，只能种些靠天收的花生、红薯、玉米
等。因为地块大，每到农忙时节，这里也是
最热闹的地方，远远近近皆是忙碌的人们。
大土坑就在这个大土台子东南角上。

我家的地便挨着大土坑的南沿。记忆
里，这块地大多时候是种红薯，我和姐姐们
翻秧子、刨山药时，她们常常会带个收音
机，一边干活，一边听听歌或是听听广播
剧。不听收音机时，她们便会谈天说地。那
时我只是旁听，也不太懂。歇息时，我更喜
欢走到地边看大坑。那时大坑里长着不少
槐树，槐花开时便可闻到浓郁的味道。后来
姐姐们一个一个外出工作、远嫁，常常是我
一人上地，再闻到这种槐花香，似越发的浓
郁。

大坑附近有小山，有阔大的厚土，有一
望无际的庄稼，更远处是重重的大山。何时
才能飞出重重的大山，这是我那时常常思
索的一个问题。

大土坑东边有一个砖瓦窑。村里百户千
屋的砖瓦多出于此。听在乡村教了一辈子书
的和顺叔说，他小时候大土坑就差不多这么
大。这土该是自建村以来便一锹一锹地挖走
的，垫圈、垫地、和泥、做砖做瓦……天长日
久人工挖的大坑便成了村里一枚印章，也
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地名。

大土坑邻近的一座小山更像丘陵，我
记得山上有大片大片的花椒树，但这里的
花椒树好像始终也长不大，树上的花椒总
是稀稀落落的。我发现，树下的土皆是红
土。

还有人说，大土坑里挖出过鱼骨，这里
好久好久以前或许是大海。我大概也有些
信了，若不是沧海桑田，在这大山之间怎么
会有这阔远而深厚无边的土。站在深深的
大土坑中，抬头看看四面机理，竟无一层沙
石，再用锹往下挖一挖，依然还是土。但大
土坑因为太深，进去不便，打我记事时就很
少有人从那里取土了。

读高中、打工、当兵、定居县城……多
年过去，我远离了这片大土台，也远离了大
土坑。对大土坑的记忆也多是年少时的印
象。偶路过看看，坑里依然有树，除了还有
少许槐树外，更多的是承包的人家栽植的
杨树。高大的杨树并没有冒出坑多少。

十几年前，全村遍植了苹果树，每年
秋，台底也因苹果而成为网红打卡地。这片

“高原”引上了水，种植了大片苹果树，因土
地肥沃、光照好，“高原”的苹果略胜一筹，
很多还销往外地。

几年前，铲车、钩机开往大土坑，填平
了大土坑，周围建起果品气调库，听说储存
果品可达100万斤。气调库背后所依的山，
修路砌阶，布置各种景观。每至山上，亭阁
登高远眺，只见山下屋宇掩映在大片大片
的苹果树中，远山云雾缥缈，如梦如幻一
般。这样的大手笔，真是不可想象！

原先，我一心要飞出这重重大山，如今，
我更愿不时回到山中，越发眷恋这故土。

土坑变迁
□北耕


